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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1
� � “一对喜鹊登门叫，鲁班差我来挂号；喜鹊
叫得喜盈盈， 我把号匾问更生……日出东方喜
洋洋，笑脸相迎来华堂，一匹红绫长又长，搭在
新科肩膀上。 ”这是向文轩记忆里爷爷奶奶给别
家挂匾的情景。

向文轩祖辈生活在邓家，这里的山茂盛、水
清澈，田殷实，养育了世代在这里生活的人们，
从小爷爷的声音刻在了幼小的心灵上。 他还记
得父亲说唱也样样在行， 对土家婚嫁、 升匾挂
匾、陪十字兄弟，白事唱丧歌样样都很精通。

父辈等民间艺人的熏陶， 让他从小就非常
喜欢上土家民间文化。

向文轩出生在斑竹村深山沟里， 农人们在
农闲之余便喜欢聚在一起， 表演一些吹拉弹唱
的节目。 八岁时，他家成了演戏的大本营，每次
读书回到家里， 老远都听到高亢的调子和悠扬
的旋律。 他总是快步跑回家，老人们的表演让他
大饱了眼福。 小小年纪，只要一看起戏来就安安
静静的，既不哭也不闹，坐在小板凳上一看就是
半天。 有的时候还不由自主地跟着大人们跳起
来、舞起来、唱起来。 邻居们见了他这样，都打趣
地说：“这娃娃，从小都喜欢这个，今后一定是个
演戏的料！ ”听了这话，他心像喝了蜜一样甜，心
想什么时候也能够学到一首表演的本领， 学着
大人们风风光光表演，那就太好了。

邻居有一位老前辈，正是彩堂戏的乐师，常
演《南山耕田》《丁癞子讨亲》等戏。 小小的他挺
喜欢老先生拉京胡的样子，弓一拉，便发出各种
好听的声音，有的时候低沉，有的时候高亢。 他
特别好奇：“这样一个小小竹筒， 在老爷子的手
上就像变戏法一般怎么就能发出这样悦耳动听
的声音。 ”

他彻底被这位叫饶名显的老先生折服了，
于是闹着要爷爷请那位先生教他。 没想到爷爷
看了他一眼，“小屁孩，懂什么，等你长大点再找
人教你吧！ ”

有一天，显老先生给他带来把京胡。“天啊！
这就是我日思夜想的京胡”，笔直的琴杆，精美
的琴筒， 还是蒙蟒皮的， 看那软弓子和棕色弓
毛，一拉弦，竟然发出了尖尖的高调儿声音。 他
说：“那我就拜您为师了！ ”“行！那你得听老师的
哈！ 一定要学会哟!”

他首先学老师教堂戏调， 端个小板凳坐在
先生面前，目不转睛地盯着老师的手，聚精会神
地听讲解。

“这就是踩堂戏的调子，伴奏要跟着舞台表
演的需要老变化的。 ”每天他便痴迷在踩堂戏的
表演学习中，天不亮，便起来背诵老先生教的台
词。

在那时， 在其他人的眼里觉得这是不务正
业，“这东西不能吃、不能挣钱，还光耽误时间，
不划算。 ”可他父母和爷爷奶奶特别支持，他们
从不反对，还总是鼓励。 功夫不负有心人，向文
轩学了半年的踩堂戏就慢慢地就掌握了一定的
套路。 终于在第二年冬天，戏班出去表演，饶老
先生拉着文轩的手，又摸摸他的头说：“文轩，你
学习也这么久了，今天去跟我露两手。 ”就在这
次演出，小小的文轩拉二胡老先生吹唢呐，第一
次和老师一起真正地合作了一把。 就这样他真
正与踩堂戏不解之缘，那一年他才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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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邓家土家族乡的田乡长是一个民间文化的
热爱者，他了解到背二哥号子、踩堂戏在邓家以
前很出名，就四处打听，就到处寻找老艺人。 听
到说的剧本和道具全没了， 就依靠老人现场回
忆。 通过一段时间的收集，勉强凑合着表演了一
两个剧目。 可是由于时间久远，老了们也记不清
更多的曲目了，最终也没搞出什么眉目。

田乡长挖掘邓家文化的决心很大， 把挖掘
背二哥号子、踩堂戏作为邓家文化的发展工程。
听说巴东还有唐戏班子， 他又托人把巴东的一
班人找来指导。

那时向文轩在湖北做煤炭生意很赚钱，很
少去用心管这些不值钱的事呢， 但是有一次偶
然见到巴东的堂戏表演， 一下子便勾起了许多
年的回忆， 小时候的许多场面又在他脑海里不
断浮现。 距离百里各一乡风。 经过观察感悟，他
觉得巴东的堂戏与邓家本地的还是有一些差
别。

田乡长组建了邓家戏班， 演员大多是本乡
人，缺伴奏只好去请巴东人。 一场演出来，效果
很不错，观众的反应也很好，但是演一出，巴东
师傅过来方便不说，费用开销也很大。

有一次田乡长再一次在乡扩大会议上提出
问各村支书：“我们本乡有没有会拉二胡的？ ”

于是我们村书记说：“我们村有一位会拉二
胡的，但是估计请不来他。 ”

“就是向文轩，他做煤炭生意，一年至少就
挣十几万，我怕给不起他的工资哦。 ”于是田乡
长没往下说。 可是田乡长的机会来了，那年邓家
发大水把向文轩家旁边的公路桥冲垮了， 无法
通车，甚至连人都过不去了。

向文轩到乡政府去找他和书记帮忙解决修
桥的事儿，把情况说了，乡长当场表态说：“修桥
的事不难，但我有一事要找你。 ”当时他又不知
道内情，就说：“乡长只要你能把桥修桥解决，只
要我能办得到的事一定办到！ ”

第二天，书记乡长支书一行全到他家来了，
先查看了修桥的事情， 再到吃午饭的时候就和

书记商量修桥之事， 他和书记说，“桥给解决资
金自己修， 听说你会拉二胡， 从小还演过堂
戏？ ”，向文轩有点胆怯地说：“二十几年没搞过
了，可能搞不好了。 ”

他就把二胡找来拉了一下，二十年没拉了，
没想到弦也断了，搞了半天勉强听得到声音。 后
来拉了几曲， 乡长听了听， 似乎听出了些门道
说：“有功底，到底是不同啊，还算还是有点像，
你还得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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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把踩堂戏表演上个台阶， 向文轩想了很
多办法，也做了许多别人看来不可理喻的事情。
首先是挖掘丰富戏剧剧本。 踩堂戏是地方小戏
种，传承靠的是口口相传。 许多比较小的东西被
遗忘，需要再一次创作。 为此就是深思老先生的
演奏过程，专心回忆。

戏曲这东西太深，要把整场演得完，坐、念、
唱、打一样都不能缺少。 说唱打吹到台词等，其
中有好多东西难度不小， 但一想起老先生临终
时说的话， 就又好像老先生还在我耳边说：“文
轩，我死后你要堂戏演下去哦。 ”

这样为了坚持要踩堂戏挖掘传承下去，他
又花大大心思远去巴东拜师。 到溪丘湾拜访，谭
老师是湖北省级非遗传承人艺术大师， 几十次
受到湖北的表彰。 就这样在谭老师的指导下，讲
目前的东西进行了融合、发展。

邓家的堂戏的挖掘算是有了点眉目， 可是
传承又是难题。 在传承的过程中，又到了许多新
问题。 要找到传承下去的人，就成为一个难事。
如今在这个崇尚经济的社会中， 对演戏这个行
当感兴趣的越来越少。 有时遇到感兴趣的，有的
会说不会唱，有的会唱又不会说。

好不容易找到几个志同道合的人， 他便像
找到了救星，接到家里培训，住宿吃饭全负责。
办了几次，可是，尽管这样，还是不行，没有强大
的经济做后盾， 硬要别人放下农活唱戏也实在
说不过去。 给不起他们工资，有几个徒弟就去打
工去了。

他最失落的是他有个徒弟正学到百分之八
十却又调到了别的地方去了。 一切又要重新开
始，看来还是只能找本地的乡民。 当时他主要是
负责伴奏，没演员怎么办？ 只好来重新培养，好
不易容培养一个伴奏，刚刚能跟上表演了。 可天
有不测风云，他却出了车祸。 为了快些讲踩唐戏
搞个眉目，政府用的演员是选的大学生村官，大
学生们有基础，学习的效果也不错，但最后这几
个村官都考出去了。

向文轩为了演出尽快出成果， 对学习者采
用激励政策： 他用自己的钱为学员们买二胡。

“谁学会踩堂戏， 就奖他一把 1000 元钱的二

胡。 ”在这种人才匮乏的时候终于迎来了希望。
农闲时，下雨天就召集大家进行培训，后来朋友
又在邻乡的演出团中挑选了几位乐师配合踩堂
戏伴奏，就这样使 = 他的团队逐渐扩大。

功夫不负有心人，邓家堂戏有了起色，2016
年到巫山参加全县非物质文化汇演，他的“背二
哥号子”得了个二等奖，并确定为市级非遗文化
项目。 目前向文轩是重庆市“背二哥”号子的市
级传承人，县级踩堂戏传承人。 他们演出的踩堂
戏和背二哥号子成了乡村里的保留节目， 戏剧
作为民间艺术根植在邓家这块土地上， 深得当
地老百姓的喜欢。 每逢节日或者丰收时节，向文
轩的表演队伍都会活跃在邓家的田间地头、乡
镇学校。《送寒衣》《南山耕田》《丁癞子讨亲》等
传统剧目被他们演绎得越来越成熟， 人物形象
塑造更加的逼真，情节更加地惹人注目。

从此， 他仿佛一下子找到了生活的乐趣和
意义，在踩堂戏和背二哥的世界里，他感觉自己
年轻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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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艺术需要传承，它才会越来越有生命力。 向
文轩渐渐地也感染了身边许多的人。 邓家民族
小学的校长，非常重视传统文化或民间文化，有
一天，他都听到说向文轩是背二哥号子传承人，
他便亲自找到他家来，请他教学生娃娃来，当时
他哪肯定信啊！

“其实中央早就提出传统文化进校园，只是
巫山没方面还怎么进行，那我是求之不得啊！ 我
是为了把这个非遗文化传承好就是要让小娃娃
们喜欢，我们的土家文化才有希望！ ”

半个月的授徒赢得了学生们的真心喜欢，
作为一个个土家孩子， 骨子里都有一些土家文
化的基因，一稍加培训，个个都很快地学进了味
道。 随着培训的深入，校园里大家对学习土家文
化的热情逐渐高涨起来。 他采用多种方式进行
激励，比如教背二哥号子，对每一句唱词、每一
个手势、每一个步伐都用心讲授。 还给他们讲土
家文化， 校园里时不时又多起了山歌对唱和踩
堂戏的练习声。

每到节日， 背二哥号子和踩堂戏成为了学
校舞台上的必有节目，看到孩子们精彩的表演，
清脆的童声飘扬在邓家的上空， 土家文化深入
了孩子们心中， 民间手艺以绝技传承给子孙后
代，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发扬光大，这
时候是向文轩心里最高兴的事情！

从泥土里长出的“戏痴”
许先尧

（一）
生活如一杯清澈透明的白开水，总

靠经历来调味。 我住的楼下，有一棵桑
葚树。 二月底我发现了它，在那些黯淡
无光的日子里，亲眼见它从光秃秃的枝
干抽出嫩绿的叶子并渐渐舒展开来，在
细雨微风的抚摸下开花结果。 清明节
前，桑葚果还很小，清明节后，桑葚果着
了魔般，抑制不住疯狂生长。 每天，迎着
晨曦。 我在匆忙地赶路，他在匆忙地开
花结果。 我总会不由自主地瞥上它两
眼，它就那样高傲地在我眼皮底下变大
变青，到现在跳跃出颗颗红桑葚；心底
暗自期许待它每颗果实成熟黝黑时，我
定要亲手摘几颗尝尝来自大自然的馈
赠。

昨天傍晚， 我和以往一样下班回
家， 看见几个小孩儿在楼下沙坑玩沙，
只见他们手拿沙铲将沙子翻来覆去铲
起又抛向坑中，也许是在编织一场属于
他们的童话。 忽然，一个小女孩和小男
孩转头看见不远处的桑葚，随即扔掉铲
子， 伙同另一个孩子开始去拽桑葚枝，

似血般的桑葚在巴掌大的桑叶下你挤
我碰，夕阳的余晖透过桑叶缝隙照射下
来，显得桑葚格外红艳几分。 男孩儿高
一些，他垫起脚尖，伸出小手使劲拽着
桑葚树枝，桑树随之摇晃着身子，被迫
把身体不断弯曲下来。 另外两个孩子拉
着几片桑叶，大把大把摘下颗颗似血的
桑葚，原本密密麻麻的桑葚渐渐变得稀
疏起来。 刹那间，我仿佛闻到桑树在向
我求救，桑叶在痛苦地呻吟，桑葚散落
一地。 见此景，我并未上前阻止，只是加
快步伐走进楼中。 飞快的步伐是我心灵
最好的救赎。

桑葚注定是为春天开花，为别人结
果。 仲春四月，燕子呢喃，万物都在更
新，上演着金蝉脱壳的奇迹。 云淡风轻
的日子我们都在按部就班地活着，日复
一日重复着生活中的些些琐事。 那树高

傲的桑葚牺牲自己成为那些孩子成长
的记忆。 我想，我没去阻止也许是成全
一场别样的童趣。 时间、生活、成长都是
用来被妥协的，我们依旧得继续前行。

（二）
早晨，我站在教室门前，看见一缕

橘黄色的光投射在教室门锁上，巴掌大
小，随着风轻轻晃动。 我想伸出手去抓
住它， 我的手轻轻抬起又慢慢放下，浅
浅的影子便有了生命般的，也开始跃动
起来。 我开始想，光和影子，影子一定是
孤独的。 因为他只有一个朋友，也只与
这一个朋友交流。 他的朋友叫光，光出
现时，它便有了身形，或长或短，或高或
矮，也许是快乐地舞蹈，也许是痛苦地
低吟，只有光知晓。 光出现时，他便有了
温度，或冷或暖，或热烈或孤清，也许是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也许是长夜孤清，

时光漫漫，只有光知晓。 光知晓影子的
孤独。 而光有很多朋友，世间万物，哪怕
是无尽的黑夜，也会有他一隅之地。 但
是他，同样也是孤独的。 没有影子的日
子， 他让每个角落都有了自己的色彩，
或美或丑，或明或暗，没有也许，清楚明
了，有敞亮的豁达，有磊落的潇洒。 独独
只有影子，无需他给的色彩，无需清楚
明了，只要他需要，他便存在。 因为他而
有温度，因为他而千变万化。 影子知道
光的孤独。

我想，影子的孤独光知道，光的孤
独只有影子知晓。 而这样的光影就像一
个矛盾且复杂的人。 我能让你看到光，
照亮所有我想让你看到的全世界，而我
的孤独只留给影。 模糊的、不确定的、看
不清面容的、只有影知晓，背过光，拥抱
光。 光，勾勒出影的轮廓；影，映出光的
温度。

（三）
我愿化为一条鱼在水草中招摇，偶

尔吹几个泡泡。 最重要世间一切， 忘
记仅需七秒。

四月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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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漩涡，是注满了爱的溶液、
爱的色彩、爱的温度、爱的芬芳，具
有巨大向心力的幸福涡流； 是旋转
着爱的故事、爱的甜蜜、爱的神奇、
爱的美丽的震撼激浪。

那天， 儿子的学校举行高考百
日誓师大会。 聘请了一位老师来校
进行主题演讲。 老师让孩子们回忆
一路走来，父母给予的绵密细致、深
刻感人的爱，让孩子们上台去，把这
份爱当着父母、老师、同学们，大声
说出来。 老师煽情的语言，配上歌颂
母爱的深情音乐， 把现场变成了一
片温情、温暖的海洋。 我的周围早已
是唏嘘一片，不少人眼里有晶莹、温
热的液体在滚动。 老师话一讲完，就
有几十个孩子向讲台跑去。 而我家
儿子，那个有几分青涩、平时在公共
场合表现不是特别抢眼的儿子，那
个一向在家里更愿意用调侃的话儿
跟妈妈对话的少年， 也放下手中的
笔记本，跑到了讲台上。 坐在我旁边
的他的班主任，几分感慨、几分欣慰
地望着他，对我说：你看！

台上， 老师鼓励站在最前面的
女孩儿， 大声向妈妈诉说她的感激
和爱， 并且邀请这位女孩儿的妈妈
也走上台去，倾听女儿的心声。 激动
万分的女孩儿，泣不成声地讲到：爸
爸妈妈为了她， 外出打工， 起早贪
黑，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她觉
得自己无论怎么做都报答不了父母
给予她的爱。 而站在她身边的同学
们一个个也都红了眼圈， 不少人在
边抽泣边拭泪。 现场那爱的热潮，一
浪一浪地席卷着每个人的心， 在人
们的心间滚动，翻转，腾越，上升，形
成一个强大的爱的气场，爱的漩涡。
听到台上的女孩儿讲对母亲的感
激， 我在心里飞快地搜索着生活中
与儿子相处的那些事儿， 检视自己
的表现， 感觉自己真的做得远远不
够， 我对儿子的养育， 是比较粗放
的，还时常跟朋友说，自己对孩子是

“敞养”。 儿子小时候经常生病，还受
过几次轻重不同的外伤， 这都跟自
己带孩子经验不足、照顾不够、缺乏
细心和耐心不无关系。 想到这些，内
心的愧疚如蚕吃桑叶一般， 在悄无
声息地、 却是很有力度地啃噬着我
的心。

台上， 老师让那女孩儿的母亲
讲话。 这位母亲满是歉疚地说，他们
对孩子照顾不够，关爱不够，想起来
觉得挺对不起孩子的……

啊！ 她所说的跟我的想法惊人
地相似！ 原来，普天下的母亲都是这
样想的， 都觉得自己对儿女的付出
远远不够， 对孩子充满了无尽的愧
疚，觉得要是时光可以逆转，自己会
做得更好、更细致、更周到。

再看我周围坐着的几个同为母
亲的女老师， 每个人的眼里都是泪
光盈盈。

接下来， 演讲老师又让同学们
上台去表达对学校老师们的感激和
热爱，然后拥抱自己的老师。 现场，
掀起了又一轮爱的热浪。

这难得一见的真情现场， 让每
个人都置身于湍急的、 炽热的爱的
漩涡中，那巨大的向心力，让漩涡的
中心呈现出温暖美丽的色彩， 映衬
着这世界纯净、真诚、仁厚、深沉的
一面。 天空辽远湛蓝， 大地宽广深
厚，江河澄澈宁静，高山巍峨秀丽。

在照顾、培育、陪伴儿子，见证
他的成长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多、越
来越深地感受到： 教育陪伴孩子的
过程，也是与儿子共同成长的过程，
是自己的心智走向成熟、 更加健康
的过程。

爱的漩涡，是温暖的涡流，是深
情的旋律，是快乐的激浪。 在一天一
天汇聚、一轮一轮旋转、一次一次上
升的过程中，荡涤去污秽，旋转来清
澈；荡涤去冷漠，旋转来和谐。 让我
们的世界充满温情，充满真情，充满
生机，充满希望。

爱的漩涡
张春燕

像故意为难
十万大山围拢来
封锁下庄村。 千万年
硬生生，把它逼成一口深井

坐井观天太久了
这里的人总想出去看看
有一个叫毛相林的人
在一九九七年的冬天，带领村民
在鱼儿溪，炸开了一个口子

开始修路。 下庄人修路的历史
就是一部与石头作斗争的历史
七个年头，八公里长
都悬挂在绝壁上，咬紧牙关，炮火纷飞

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
这一群现代愚公不停的啃山嚼石
有六位，进行过殊死搏斗
因此长眠在悬崖上，永远不走了

通路的那一天
柑橘开花了、小麦抽穗了、农家乐开起

来了……
所有村民跟着毛相林走完了这条天路
大家眉开眼笑
而毛相林，却哭得像个孩子

今天，我慕名而来
那些岩石，仿佛仍然青面獠牙的
还有一股不服气的味道
当我走完整个村子，回程
盘旋而上至最险峻的鸡冠梁
我把下庄新貌讲给它听
起起伏伏的山脊和崖壁，忽然
面露悦色，温柔了许多
（作者简介：张佐平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奉节县永安中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 ）

下庄天路
张佐平


